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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海相望有知己 
　―　写在铃木先生退休之际

金　健　人

　我与铃木先生最初相遇，是在三十年前的 1989 年。那时我担任原杭州

大学中文系副主任，以中文系的名义欢迎铃木先生一家。铃木先生仰慕我系

徐朔方先生的学问，投其门下研习中国古代戏曲、古典小说，兼及民间传说。

有段时间他研究《白蛇传》，我曾陪他沿着传说中的白素贞游湖上岸路线，

到清波门一带去重走了一遍。他认为白娘子传奇对日本现代社会很有影响，

作为二战后日本第一部长篇动漫，《白蛇传》在日本动漫界享有“元老级”

的地位，是后来宫崎骏等漫画家一系列作品的开山鼻祖。

　在铃木先生身上，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

特点。一方面是特别强调通过人类学、民俗学、图像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研

究，所涉及的范围，更多的是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，从中可以发掘到许多明

清时代的市井风情。另一方面是强调从具体问题入手，在细微处着眼，往往

专注于一个小小的切口，但深钻下去，开拓出一个大大的空间。他于 2002

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小说的读法―铃木阳一文论集》，以日本异

域文化研究者的视点，发现了许多中国研究者发现不了的问题，对中国古典

小说做出了独到的解读，从中可以窥知日本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新方法。曾

经有浙大学生问铃木先生最喜欢中国的什么作品，他坦言最喜爱的是《西游

记》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关于“猪八戒的鼻子到底有多长”的论述。

　原杭州大学与日本高校的最早学术交流，我的印象就是从神奈川大学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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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的。当时王勇教授意欲建立日本文化研究所，但那时校办研究所几乎没有，

学校领导们也不知该怎么办。当时我担任学校的社会科学处处长，由我主持，

面对校领导们的质询。王勇和我陈述了建立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必要性，最后

得到了校领导班子的认可，但却立有“三无”条件：无编制、无经费、无场

地。新生的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最早合作伙伴，就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

究所。铃木阳一先生任所长期间，给予了全力支持。原杭州大学与神奈川大

学，也在当时创造了合作召开双边学术会议次数最多、合作出版学术论文集

卷数最多的纪录。有道是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前人掘井，后人享福。而

铃木阳一先生就是那栽树者和掘井人。我除了借两校双边学术会议之便，第

一次踏上日本土地之外，还受铃木先生推荐，在 2000 年到 2002 年期间，到

神奈川大学担任了两年的特任教授，体认了日本的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。铃

木先生担任主管对外交流的副校长后，几次到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续签合作

协议，为延续两校的友好合作关系，竭尽所能。

　在我所结交的日本学者中，铃木先生是最通晓中国风习，最了解中国人

心理的。我与他可以说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，包括一些两国关系中的非常

敏感的话题。有他在场的一些场合，我还发现，不止是我，其他中国朋友也

几乎与我一样，大家都不把他当外人看待。他自己也常说，杭州是他的第二

故乡，杭州大学就是他的母校。包括他的学术研究，也几乎离不开杭州，离

不开西湖。他曾对我表示，退休以后，其他工作都放下了，但有个心愿要完

成，那就是研究西湖，研究西湖与日本的文化关系。最近他家里发生了点事

情，造成部分书籍浸水发霉，其中也包括他深爱的西湖相关书籍。我托出版

社的学生帮助，给他收集邮寄了一部分，其他的要以后慢慢补充。

　铃木先生曾在浙江大学的最高学术讲坛“东方论坛”上，做过关于“西

湖与江户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”的文化讲座。开场他就回忆了自己与杭州的

情缘。他说看到浙大校园里樱花开得很盛，中国人都觉得樱花盛放的时候是

最美的，可在日本人的眼中，樱花凋谢时才最美，因为在这时候，除了能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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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美，还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哀愁。以浙大校园的樱花为引子，讲述江户

时代日本文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造艺术，引出那时日本人对于西湖和苏

堤之柳喜爱的缘由。他从诗词、史书、笔记、小说等文学作品，和绘画、版

画等美术作品，多角度地展示了日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受到的有关西湖对其

文化的种种影响。他认为潇湘八景的传入，结合日本自身自然地理条件后演

变为近江八景、金泽八景等，但因洞庭湖太大，适应不了日本人的审美眼光，

后来在西湖的影响下，经历了“盆景化”的过程，最终演化成独具日本特色

的新八景。

　我与铃木先生最大的一次合作，便是帮助他一起筹划“金庸先生武俠小

说在日本”的系列活动。当时金庸先生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，人文学院

的领导班子和主要专家学者都来了。同时赴会的还有北京大学的陈平原等中

国其他高校的研究专家，日本的金庸作品翻译者和研究专家。除了专业性很

强的学术研讨会，还特地为横滨的市民们安排了两场金庸作品的普及性讲演

专场。期间，金庸先生特别高兴，他说在日本召开关于自己作品的学术研讨

会，这还是第一次。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，但思维非常敏捷，讲演、答谢、

宴请、应酬等等，应付自如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大家酒喝得高兴，有人就

打趣金庸先生，指着我说：金健人的“金”是真金，你的“金”是假金。想

不到金庸先生张口就来：我不是假金，是合金。满堂喝彩！铃木先生张罗着

一切，当然很累，但他对我说，能把这么多中国朋友请过来，与日本朋友们

欢聚一堂，特别高兴。

　我知道，除了原杭州大学、后来的浙江大学，他在中国的朋友还有很多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学者们的出国机会很少，不知有多少中国学者受惠于

铃木先生的帮助。他们或者是赴日访学，或者是求助资料，或者是子女到日

本留学，或者是初到日本遇到困难……凡是找到他的，他都竭尽全力热忱帮

助。我与他隔海相望引为知己，与我同样心情的，我想还有很多。当然，日

本友人帮助过我的也有很多，今天写这篇文章，脑海里禁不住一一浮现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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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也借这篇文章，在向铃木先生表达感谢和祝福的同时，一起向他们表达我

的感谢和祝福！


